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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成功转移了，母瑞山的红色故事却
并没有结束。

时间转眼来到20世纪50年代，来自各
地的大批工人、农民及转业、退伍军人响应
党的号召，再次踏上通向母瑞山革命老区的
土路，掀起又一股建设热潮——这一次，他
们建立的“根据地”叫作国营中瑞农场。

王学广是当年的建设者之一。1961
年，师范毕业的他来到中瑞农场小学，成了
一名教师。“那时候山上住的都是茅草房，下
山赶趟集要走近一小时的山路。”山里条件
差，王学广起初有些熬不住，直到有一次，他
带学生到山上砍芒草做扫帚时，偶然发现了
红军用过的碎碗片、住过的破山洞，内心顿
时受到极大冲击。

“那么苦的日子红军都熬过来了，我为
什么不行？”于是，王学广留了下来。

2001年，刚刚退休的王学广转身走马
上任，成了母瑞山革命纪念园历史陈列馆馆
长，兼任馆内唯一的讲解员。这一当便是整
整20年。尽管偶尔自嘲普通话不好，但当
来访者提出想要听王学广现场讲解一番时，

眼前的小个子老人会迅速挺直腰板，嗓子一
亮，状态便来了。

吴婷是接棒王学广的年轻讲解员之
一，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于2016年进
行扩建后，身为农场职工子弟的她，和另外
两名年轻人一起在接受专业培训后，实现了
在“家门口就业”。

红色旅游带来的红利不止于此。2018
年，母瑞山农场公司对母瑞山七队职工住宅
进行旅游化改造，每家留出两间卧室共4张
床作为民宿，用来接待到母瑞山参观学习的
游客或学员。

“每到节假日，100多个房间几乎爆满，
2020年共接待了上万人次。”眼下算是母瑞
山红色旅游的淡季，但母瑞山农场公司培训
中心工作人员吴维贤早早就忙碌起来，“今年
是建党百年，过来参观的游客不会少，现在光
预定参观培训的团队就已有七八批之多。”

说话间，母瑞山七队“振兴母瑞”的门洞
处，已不时有游客探进脑袋，“这么漂亮的革
命老区，这么漂亮的民宿，一定要来住一
住。” （本报定城2月28日电）

讲不完的红色故事

灯光照亮，人影晃动，笼罩在一片夜色
中的母瑞山，铿铿锵锵的锣鼓声、咿咿呀呀
的琼剧声自山间的两处茅草棚子传出，引得
红军战士和群众纷纷加快了脚步。

那是1928年的冬天，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开辟不久。“当时，为了活跃紧张的战斗生活，
战士们组建了一支红军剧团，自编自演琼剧
节目，附近乡民文娱生活匮乏，因此也常常过
来凑热闹。”在母瑞山当了20年讲解员的王
学广，对这段历史早已烂熟于心，但每一次讲
到这里时，他依旧会忍不住感慨：“那是一种
多么难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彼时，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各路红
军反“围剿”斗争接连失利。在得知琼崖革
命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率领
130多名红军和部分赤卫队、琼崖苏维埃政
府直属机关、附属单位军械厂人员共600余
人进入母瑞山后，国民党第十一军第十师师
长蔡廷锴向外界叫嚣：“三个月内消灭琼崖
共产党和红军。”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会想到的是，他们所
面对的远不止600余人——就在王文明等
人上山后不久，曾接受过我党组织宣传教
育、思想觉悟较高的母瑞山当地群众，协助

战士们搭起一批草寮，并匀出家中本就不多
的口粮，帮助红军度过了根据地建设之初的
困难时期。

革命事业离不开群众支持，但更要靠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1929年夏，王文明组织人员
烧山开荒，进行生产自救，先后开辟了3个红
军农场，种植水稻、番薯、瓜菜等作物；同时，办
起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和民众训练班、军械
厂、红军医院、印刷所、粮食加工厂、缝纫组等。

定安县翰林镇中瑞居马郎田村位于母
瑞山脚下，该村苗族老人李明达曾给王文明
送过信，三次见过冯白驹。在他的指认下，
人们找到了红军剧团、缝纫组等13处当年
的遗址，并于2016年全部进行修复。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年红军
练兵场的‘司令台’。”站在母瑞山革命根据
地纪念园广场前，王学广用力跺了跺脚，随
后又大踏步朝广场左侧的一条小路走去，

“光是那里，就保存有5处遗址。”
有意思的是，红军剧团、供销社、缝衣组

等遗址紧挨着，前后相距不过数米远，俨然
一处热闹的“便民生活圈”。可以想象，那定
是硝烟战火中难得的一段美好时光。只是，
这样的美好并没有持续太久。

灭不了的革命火种

就在这处“便民生活圈”的外围，坚守在
红军交通处岗位上的交通员们神经始终紧
绷。很快，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一场风暴即
将来临。

1932年8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为扑灭琼
崖的革命烈火，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率
3000多人赴琼，向琼崖革命根据地发起了
第二次“围剿”。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困，红军
主力向乐会转移，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和琼
苏政府主席符明经、秘书长王业熹则带领特
委和琼苏政府机关以及警卫连100多人，继
续留在了母瑞山。

但此时的母瑞山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生
机——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山上的红军军
械厂、粮食加工厂、后方医院毁于一旦，粮
食、物资也全部被洗劫一空，100多人面临
的是饥饿、疾病、寒冷等多重侵袭。

没有穿的，那就披上树皮；没有盖的，那
就把芭蕉叶烤热了当被子；火柴用光了，那就
试试钻木取火……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们以
坚定的理想信念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恶劣，但
饥饿的折磨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到

1932年底，这支队伍仅剩下20余人。
“这么多的树叶野草，还能饿死人？鲁

滨逊漂流在荒岛上，也没谁给他粮食呀。”王
业熹偏不信邪，在彻底断粮时，用一席话逗
得众人哈哈大笑。对啊，管它什么树叶野
草，苦的、酸的、涩的、麻的，只要能饱腹，都
要尝一尝。

终于，在一堆堆野草中，他们找到了一
种半尺多高、茎软叶嫩，学名叫野茼蒿的
植物。

“就是它。”历史陈列馆外围走廊上，王
学广端起一簇被他从山间移植到矿泉水瓶
中的野茼蒿，言语间难掩兴奋，“它吃起来虽
有些苦，却能提供营养，后来成了战士们的
主要口粮，被冯白驹命名为‘革命菜’。”

为什么叫革命菜？因为它是革命的“支
持者”，因为它像革命人一样拥有顽强的生
命力。

1933年4月，冯白驹等25人历经8个多
月“野人”般的生活后突围下山，经过三天三
夜的昼伏夜行，终于回到他的家乡琼山长泰
村。至此，革命火种再次得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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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征程中，母瑞山两次保存革命火种

革命火种燃母瑞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数不清转过了多少道弯，汽车在葱茏绿意间一路盘旋，海南日报报道组一行
终于抵达母瑞山腹地，却发现坐落于此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历史陈列馆大
门紧闭。

“你们来得不巧，为了迎接建党百年，馆内正在装修。”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自
耳畔响起，转头一看，84岁的馆长王学广已早早等候在此，“走，我们去看点‘鲜
活’的，不会让你们白来。”

当然不会白来。棺材沟英魂长眠，青龙潭流水潺潺，“革命菜”漫山遍野……
在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征程中，母瑞山曾两度保存革命火
种，留下了太多的红色烙印。

循着“烙印”一路寻访，母瑞山的故事一点点变得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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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瞰变迁百年风云录

海南日报、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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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艰难迎难而上
勇于战斗战无不胜
时间：2021年2月24日
地点：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微党课主讲人：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历史陈列
馆馆长 王学广

8 个月，200 多个日日夜夜，对于地
处深山、缺衣少食、寒病交加，又被敌人
重重封锁与不停搜剿的琼崖共产党人和
红军战士而言，那是怎样一段艰苦卓绝
的岁月！但他们却敢与天斗，与地斗，与
敌人斗，用一场突围、一份坚持、一种奇
迹，成功保留革命火种，铸就了伟大的母
瑞山精神。

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
义，是母瑞山精神的动力源泉。食的是野
果野菜，穿的是树叶树皮，面对这般远超
常人想象的生死考验，琼崖共产党人和红
军战士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甚
至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也不忘吹响悠扬
的笛声……这样一支看似羸弱不堪，实际
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具有强大精神力
量的革命队伍，自然是不可战胜的。

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
义，是母瑞山精神的集中体现。18名红
军伤病员为了不被敌人活捉受辱，怀抱
钢枪纵身跃入母瑞山青龙潭；红色娘子
军 8 名战士为了掩护主力从母瑞山撤
退，与敌人搏斗流尽最后一滴血……在
一场场生死存亡的搏斗中，琼崖共产党
人和红军战士始终保持一种视死如归、
血战到底的战斗意志，始终保持一种不
怕牺牲、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让敌人刻
骨铭心、不寒而栗。

母瑞山精神，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
命提炼出的财富，从中不难找到琼崖革命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答案。这种精神
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激励我们树立
起小省份也能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始终
保持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进取精神，在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前进道路上，不达目标
不罢休。 （整理/本报记者 李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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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本科生

李文旭

母瑞山是琼崖革命的摇篮，曾两次
保存了琼崖革命的火种。当我站在母瑞
山这片土地上的时候，细听老馆长述说
母瑞山的红色革命历史，我仿佛看到了
红军在巍巍青山中用鲜血绘就了不屈的
革命画卷，写就了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
旗不倒”伟大征程中艰苦卓绝的一笔。

从硝烟中走来，如今，依托红色旅游
的发展，母瑞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改变，小洋楼随处可见，乡亲们日子越过
越红火，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般
幸福欢喜、安居乐业的场景背后，离不开
党和政府的帮助和扶持。我坚信，只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懈奋斗，我们
一定能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

刘璐璐

从破败的茅草屋到崭新的小洋房，
一边是旧照片，一边是实地所见，历史
与现实的对比是如此直观而强烈；从荒
山野岭到美丽乡村，一个是革命老区原
先的环境，一个是革命老区新貌，发展
的成果肉眼可见、触手可及……是谁，
在母瑞山创造了这一奇迹般的变化？

跟随海南日报报道组走访母瑞山
后，我得到了答案：是开荒拓土的琼崖
革命先辈，是如今勤劳勇敢的定安百
姓，是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每一位
党员和乡亲。从革命到建设，他们从不
畏惧“艰苦卓绝”，他们始终坚持“奋勇
争先”。

作为年轻党员，我在这上了一堂生
动的党课：置身于琼崖革命的摇篮，参
观红色遗址，了解“两度保存革命火种”
的故事，感受家国命运的多舛，体会星
火燎原的不屈。

斗转星移，变化的是母瑞山革命根
据地面貌，不变的是我们需要学习、重
温、践行、传承的“母瑞山精神”。

艰苦岁月里的笛声依旧
百年文史荟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实习生 刘璐璐

衣衫褴褛，脚丫裸露，老战士横笛吹奏，
引得小战士依偎在旁凝神倾听……定安县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这尊由我国当
代著名雕塑家潘鹤创作的经典铜塑《艰苦岁
月》，被馆长王学广称作是“镇馆之宝”。

这评价并不算夸张。《艰苦岁月》铜塑于
1957年创作完成，是潘鹤受中央军委总政
治部委托，为建军 30周年美术展而创作
的。这件作品的照片先后有全国200家报
刊发表，后来更收录在小学课本中，承载了
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雕塑的创作灵感，源自原琼崖纵队司令
员兼政委、时任广东省副省长冯白驹给潘鹤
讲的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1932年。彼时，琼崖革命
陷入最低潮，冯白驹等人率领100多人的队
伍转战母瑞山密林深处，开始了野菜充饥、
大地为床、树叶为被的生活。

尽管条件极为艰苦，这个小小的战斗集
体却始终保持坚定与乐观的革命情操和旺
盛的战斗力，琼苏政府秘书长王业熹更是从
上山那天起便一直带着一支笛子，战斗最紧
张的时候也不肯把它丢了。

这一天，夕阳西下。王业熹往地上一
坐，拿起笛子便吹了起来。冯白驹和妻子王
惠周和着笛声唱起琼剧，琼苏政府主席符明
经用竹棍敲起椰壳碗，全体战士们也纷纷开

始跟着帮腔和声、载歌载舞……
“在那种环境里仍谈笑自若，实不简

单。”潘鹤被这个小故事深深震撼，当即决定
用吹笛这个典型动作来表现红军战士的乐
观主义精神，又以年轻的小战士被优美的笛
声引起对美好未来之憧憬，去表现战士对革
命的必胜信心。

如今，《艰苦岁月》铜塑原件存于中国革
命军事博物馆。1988年，潘鹤按照原样铸
造了第二尊《艰苦岁月》铜塑，于2016年移
至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底座刻有铭
文：献给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的勇士们。

（本报定城2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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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余年过去，“红色”依旧是母瑞山的底色。当年，母瑞山两度保存琼崖革命火种；如
今，当地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焕发出勃勃生机。图为航拍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纪念园。

在红军供销社遗址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历史陈列馆馆长王学广（左）给到访的海
南日报报道组一行介绍琼崖红军革命历史。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扫二维码，看《革命火种燃母瑞》
相关视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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